我，不務「正業」
              ～ 台語研習20年有感 ～
文／黃元興 ( to describe the story of Huang , he has studid Taiwan Holo  literature hardwork ,  since 1989 to 2010 ….)
（本文參考www.gadang.com.tw）
我
怎麼了？我發神經了？迷迷糊糊搖頭幌腦，耗費二十年光陰及數百萬血汗錢，一頭栽入台語研習研究，膨膨鬆鬆乾過癮，德雖不邵而年歲已高，前幾天照照鏡子，發現又蒼老了不少，您說有啥法子呢？今年三月過六十歲生日，早有朋友勸「在下」寫寫回憶錄，他說，您老兄一輩子奇人異事必然精彩，何不說說來聽聽呢？
我說寫了回憶錄，很好啊！問題是文章的標題要如何訂呢？忽然想起，十多年前，在淡水真理大學母語研習大會上，咱們牙醫系恩師韓醫師也在場，笑談您真是「不務正業」啊！無獨有偶，民國90年在國北師研習會場時，美麗島楊青矗和筆者皆為講座，他也開筆者玩笑「您怎麼也搞這？真是不務正業！」，我想既然有很多朋友，皆以「不務正業」來稱呼在下，這個標題就用他好了，來回憶回憶這二十冬的小故事！
我這個人，天資平庸，也不大會唸書，四十多年前考大學的時候，憑著手錶上面「自動」和「珠寶」兩個英文單字的免費加持，僥倖吊車尾擠上本校牙醫系，也算祖上有德，當時牙醫系乃冷門系，只贏婆娘系護理系而已，輸醫技系、藥學系多多 ,故筆者不僅是牙系尾端，更是全醫學院本地男生的尾端，這項「偉大」的“基因”，令我在開學之日，背脊發涼，戰戰兢兢，不在話下。
於是乎，春來秋去，備受煎熬，畢業後，做兵回來，阿爸說，家中食指浩繁，找個頭路吧！於是乎筆者在民國65年11月初，在故鄉北投復興高中附近開業，赤膊上陣混口飯吃，那時年方27歲，英姿煥發，以筆者現在60歲老者來看，那一段年青歲月，充滿夢樣的淒美情調……。
民國49年，筆者小學五六年級，那時沒電視，唯一的娛樂是收音機，彼時中廣有個台語節目日夜必聽，主持人陳德利日夜在空中相陪，印象極深，我開業之後，他弟弟陳德根時常來診所聊天，成為摯友，德根仙很愛本土和〝老K〞唱反調，他做日本兵去南洋沒死，228也沒死，有次去竹山太極峽谷崩塌也沒死，此人命大極為傳奇，他恨透國ｘ黨，常對我洗腦，如何如何，……其中有一點我最有感觸，他說「趕緊研發台語教材，否則三十年後恐亡族滅種！」
民國74年農曆年沒多久，驚聞老K有意透過「老賊」立委，要通過語言法律，規定三人以上在公共場所需用國語交談，否則要罰一萬多元，筆者覺得勢態嚴重，這樣下去，省籍族群勢必加深，幸好沒多久，老K內部也有人反對，這事才緩和下來，不了了之，那時候是戒嚴時期，也沒多少人敢正面去碰。
兩年後，經國總統糖尿病加劇，健康日益衰退，乃於民國76年7月15日，解除戒嚴，對咱們研究台語的人來說，真是阿彌陀佛天大喜事，三個月後，筆者乃決心「潦落」，不怨不悔從事漫長二三十年的台語學研習，這下子對養我輔我的這塊土地，略盡棉薄。

1987，民國76年10月，筆者開始花錢花時間，介入台語方面的研究，才知道事情極為嚴重而麻煩，由於長達38年的戒嚴壓制以及缺少人才大規模的研究，使得教學系統、文學系統、音韻文字系統……極端缺乏且落伍，更有許多荒腔走板的教法介入，使得原本音韻複雜萬分的台語學，更顯得撲朔迷離，古怪奇特，這事令我非常辛酸震驚，想不到我日夜親近的台語學，竟然如此疏遠而冷漠！
且不談高深的文學寫作，即已最基礎的音韻而言，台語要比華語複雜多多，舉幾個例子，台語光是母音就有三支，一般母音（哈家巴）入聲母音（合急北），半鼻母音（山錢餅），〔而華語僅一般母音〕，而其中的入聲母音又分三支（合十～ap，力達～at，學北～ak），小時候如不習慣，長大將極困難，此外台語有麻煩的變調系統，一句話裡面，本調和變調，犬牙交錯，防不勝防，猶如地雷一般，幾乎每一句話都要背起來，才有辦法講，所以會講台語者，幾乎每個人都是天才，台語如果錯過幼年的訓練黃金期，則前途堪憂，有識者當然憂心如焚，筆者用一年的時間，將整個音韻與聲調系統，做一科學性的分析，在民國80年出版第一本書「國台音標學」，全書三百餘頁，並推翻昔日「台語八聲，國語四聲」之觀念，正確應是「台語六聲，國語五聲」，兩者只差一音（即陽去聲，雨，運，市……）而已，民國79年3月19日，自立晚報副刊，刊出筆者投稿，大力推展這個理論，因為它比較好學，台語六聲，前五聲照學校國語，只多學「陽去聲，雨，運……」即可，非常不幸，民國86～95年間，台語界發生驚天動地「音標大戰」，同志自相殘殺同室操戈的醜劇，連續十年，兩派人馬，自己鬥自己，殺得難分難解，內部元氣大傷，真是「卸示卸眾」大鬧笑話，原本台語音標在民間就有兩派，以「豬頭皮，肉卡厚，我吃粗飽」的注音而言，第一派，通用音標用「ditaupue, vakagau, qua ziacoba」表示，它採自然調，有學者阮德中，余伯泉、江永進、吳長能、筆者……支持。第二派，教羅音標用「tithaophoe, bakhakau, gua chiacoopa」表示，它採本調，有學者鄭良偉、陳明仁、李勤岸……支持，（以上寫法各位看官請熟記，否則以下爭論不易了解），以上兩派壁壘分明，水火不容，互相敵視、互不往來，彼此提防對方的併吞。
果然不錯，民國84～86年左右，一批較支持教羅音標派的學院派學者（有博士有主任博學宏儒），先行發難，他們組成學會，浩浩蕩蕩，把教羅音標略為調整（ch→c，chh→ch，聲調用數字……），稱為TLPA音標然後利用教育部的官方舞台，（不顧通用音標的反對），在民國87年1月9日，強行公布「TLPA官版閩客音樂」召告天下，所有學校，以後閩南語、客語音標，都要遵造這TLPA音標，但被欺侮的通用音標，也不是省油的燈，馬上還以顏色，在官方TLPA公布前三個月，北市教育局長吳英樟早已令中研究余伯泉教授，召兵買馬秘研通用音標，以對抗官方TLPA的獨家壟斷，民國87.1.20晚上，中研院咖啡廳高朋滿座，通用派學者通過方案，現場氣氛熱烈，一片歡呼聲，筆者也在現場，深深感動，決心「反攻大陸」向教育部TLPA討個公道，於是教育部在民87.1.9公佈TLPA閩客音標，另外北市教育局也在民87.2.12公布通用音標來對抗。（只差一個月），形成雙頭馬車而大鬧笑話，在通用派而言，實在氣憤不過，為了學術尊嚴，一定要奮爭到底，對抗官方獨家壟斷，絕不示弱，這個節骨眼，昔日同志變敵人確實難堪！
各位看倌，民國87年1月官版TLPA，與2月教育局通用版，何者勝利？唉！現在又有戲劇性的發展，這幕醜劇比八點檔好看，正當TLPA和通用音標殺得難分難解的時候，半路殺出程咬金，原本被剔除在外的教羅音標，又回來爭正統，那是同年3月20日左右的事，原來教羅音標，從馬偕博士以來，一百多年文獻豐富，形成正統早已定型，要做「正房」的台語音標，我們自己（教羅音標）做都還不夠，哪輪得到「偏房TLPA」來暢秋啊！而當時TLPA修改教羅時據云不尊重教羅，教羅受到委屈無台階可下，自然全力反對TLPA，又形成一場小型「自相殘殺」的模式，民國87年3月23日民眾日報大幅篇幅（見本網站剪報），有數十名教羅學者反對TLPA，也包含我醫學院彭明聰教授，斗大字眼「中研院院士」，彭教授乃筆者昔日生理學老師，為人親切客氣，令我印象深刻。
教羅派這麼「一鬧」，逼得TLPA顏面儘失，也心灰意冷，不知如何，所以民國87年～95年間，台語界音標成三國鼎立「通用、TLPA、教羅」誰也不服誰。兩年後，教育部傳來不幸的消息，客語TLPA全面潰敗，自行轉換成通用音標，（民國89.3.29教育部母語教學綱要，客語已把TLPA私自改成通用音標），這等於投降敵營，讓TLPA原批學者臉上無光，也令教育部官員有被出賣的感覺，最難堪的是，閩南語通用派乘機逼教育部認錯，教育部背了大黑鍋，搞得灰頭土臉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後面的日子，通用派稍稱吐了一口悶氣，算來是遲來的正義吧！民國95年9 月閩南語TLPA也由官方廢除，正式走入歷史，改用「台羅音標」唉！一個教育部，經常三令五申，說改就改，毫無尊嚴可言，這回台羅音標，情況比TLPA更糟，它為了擺平教羅和TLPA的餘怨，把ㄛ音、半鼻音、聲調寫法，各有兩種寫法，如此交叉比對有2×2×2＝8套寫法，其荒謬令人啼笑皆非。另外，ㄘ音比原二字母ch改成三字母tsh令人難解，這次方案並無 製作者，只含糊說是由中研院掛名,但中研院有「語言所」和「歷史語言所」到底是誰負責？這令人存疑, 是否有心人，一方面利用公權力，將反對派趕盡殺絕，另方面因不具名，又可暗中逃避應負的公家行政責任。
各位看倌，我們花了那麼多篇幅說明台語音標，到底它有什麼重要性呢？有啊！它實在太重要了，重要的令人發抖，台語音標雖然有很多種，但評論其好壞只有一個準則，那就是「音素的符號是否一音一字母？」，如果是的話，那就是好音標，如果一音二字母或三字母，那就不好，目前以「通用音標vq式」最優良，它一音一字母（英文有26字母，但台語音素只23個，26＞23），此音標有下述四大好處：
（第一），它較容易設計成優良的「簡拼文字」，如青菜ciicai即可，不用tshinntshai台羅音標11個字母，用通用只要6字母，優敗立見錢要花在刀口上，能用一個字母，就不必轉時轉力用2字母3字母。（第二）它容易製成「高速台語文輸入」軟體，一音一字母，簡單明瞭，一音多字母、易誤解，如「tshk」在通用vq式代表「t，s，h，k」四漢字首字母，但台羅則可能「tsh，k」「ts，h，k」「t，s，h，k」三種情形，日後台語文輸入，應採用「首碼法」以每詞的漢字注音首字母為主即可，即「福利社」打hls即可，（如「我欲去食飯」打「q vkzb」即可）不必用其他漢字輸入法，當然它涉及數目龐大的基本詞和句，可要麻煩咱台語專家了。（第三），它可使沒受過台文教育的人，也可快速打出台文（甚至可做台語作家），台文輸入既然採用首碼法，任何人只要學簡單母音標即可打出句子，不必學習複雜萬分的漢字或拼音字系統，這是解決文盲的方便措施。（第四），它不必學習英文，就可與全世界溝通，台灣人到全世界去，只要擱有快速台文輸入的「首碼法」，即可在手機或小電腦內轉換成各種語言軟體，目前記憶體容量極大，因此，不用學英文，即可當場轉化為英文、日文、德文、法文……數十種語言，達到溝通的目的，對方外國朋友，也可用同法將外文轉成台文，雙方碰面，只要將對方手機連線，一來一往借內藏的軟體可互對譯。
另外，有關台語漢字系統的研議，也極為重要，儘管漢字缺點甚多，然而它仍有階段性的作用，將中文漢字，轉成台語漢字，因為系統不同，會暗藏一些盲點和陷井，約5％漢字需調整，才合實用要求，（詳情請參考網站），台語因字形、字音、字義，用漢字時可能「一字二義、一音二字、一字二音、一義二音、一音二義、一義二字」等情況，其中以「一字二音」情況最為嚴重，好比「一陣人，一陣風」，寫的人知道怎麼唸，可惜看的人不知怎麼唸，一天到晚猜啊猜的，往往疲於奔命，所以我們要調整成「一陣人，一拵風」以解決問題，這「一字二音」，一般人說是破音字，偏偏「文讀白讀」就是這玩意，台文深受困擾，等於中了文癌，只要有台文漢字，讀者勢必永遠疲於奔命，沒完沒了，所以台語文形式勢將被迫走向拼音文字，有不得已苦衷。
但是台語文句，用拼音文字寫出是一項極困難的技巧，歐洲語言是自由聲調式，注音幾乎可當成拼音字使用，華語要做成拼音字，只有本調的單軌系統，也不困難，台語拼音字需標出聲調，(否則狗猴如何分別)，偏偏台語聲調有本調和變調雙軌系統，犬牙交錯散佈文句之間，猶如處處地雷，連會講台語的人也分不清何者本調何者變調，寫成拼音字自然困難重重，就算寫出來也沒用，因為同一個意思，會有本調和變調兩套文字，另外某字的本調，很可能是另外一個不同意思的變調，等於一個單字同時會擁有兩套意義，這樣一來豈不亂成一團，如何教學與學習？所以台語拼音字，不寫聲調不行，寫聲調也不行，簡直寸步難行，這就是矛盾，台語拼音字矛盾共有五項之多，想要處理像英文般的文字系統，非常「硬斗」。
東方語言，要寫成拼音文字，以日本最簡單，如山葉直接寫yamaha即可，不用考慮聲調，另外以台語文寫成拼音字最困難，它有五項矛盾需克服，(一)文字要求簡潔與音韻複雜字母暴增互相矛盾。(二)文字一方面需標聲調（如狗猴），一方面卡在本調變調，不宜用聲調，此乃互相矛盾。(三)如撤消聲調標出，同音字將如排山倒海湧來，不利辨識。(四)普通字和嚴重字的分辨，需規定，以利閱讀。(五)拼音字需能直寫，以利傳統方塊漢字習慣，如招牌春聯，（另外漳泉整合成標準腔較簡單，不列入困難矛盾）。
為了解決上述困境，筆者花了總共12年的時間，出版四本書才予解決，也得到民國93年國家文藝會出版輔助，這是筆者一輩子受到最大的挑戰，各位看倌如有興趣，可上網站看一看筆者最近出版一本「紅磚仔厝」的台語歷史小說，即是以漢字和簡拼字（二大系統文字相拼）對照，各14萬字，拼音字正確率在99.5％以上，這是台灣第一本巨型台文拼音字小說集。
另外，台語文學的創作，是極為重要的事，否則紙上談兵，豈不等於白做了，這二十年當中，出版了〔關渡地頭、彰化媽祖、散文集，台北杜聰明，紅磚仔厝〕共五本文學創作，約七十萬字，從其間，可鍛練寫作能力，也可獲得寶貴的台語音韻系統資料和各漢字的統計出現率，這對爾後拼音字的設計極為重要，例如在上述作品的抽樣統計，知道台語半鼻音約4％，以及各同音字的出現，最大出現機率者，才能享有簡拼文字權……。
民國87年左右，為了零零星星的學校採購，筆者成立「茄苳出版社」，專門出版台文書籍，這是在「做功德」，形同跳火坑，虧損至今已達兩百多萬，不過筆者仍然甘之若飴，我能為我艱苦的母語文化略盡棉薄，乃我畢生極為光榮之事，如今已達六十歲，回想起來仍極甜蜜，人生苦短，如有多點花樣，才不致空留遺憾啊！
從民國84年～94年，這十年當中，筆者也有幸數度在母語研習中心做講座，做了數年北市各中小學母語比賽評審，也很丟臉被官方放鴿仔……種種酸甜苦辣，頗值回憶。民國84年3月，我聽說教育局欲在陽明山教師中心，舉辦母語研習班，我就寄了我的出版書四本書，毛遂自薦，要求授課權，14年前母語人才極缺，鄭周敏主任一看到筆者出身台大，極盡禮遇能事，馬上答應，筆者受寵若驚，民國84.5.20筆者站在教師中心，頭一次享受尊榮，面對四五十名小學老師，侃侃而談「授課」，如今思之頗為甜蜜，由於這次突破，使筆者在官方的母語界，有了一點知名度，一些研習會，演講比賽，被請去充充場面，捧捧場，頗為得意，當然其中也踢了兩次鐵板，受傷非輕，其原委如下。
前面提及，民國87年1月9日，教育部公佈TLPA音標時（相隔一個月），北市教育局也在2月12日推出通用音標，與之對抗，兩派戰雲密布，劍拔弩張，雙頭馬車大鬧笑話，筆者也捲入這場風暴，那時候台北市由民進黨阿扁做市長，中央也管不著，市政府教育局吳英璋，大力推廣通用音標，（我行我素，不理TLPA），於是密令筆者編寫台北市版的閩南語教材，四月底，當我把文稿送到教育局時，承辦官員第二科賴科長，顯然受到另一派TLPA壓力而面色難看，沒多久，文山區景興國小辦一場老師的母語研習會，下課休息時間，即有TLPA派支持者來抗議，叫筆者不要壟斷台北市教育權（與中央對抗），筆者一生最討厭特權，於是勇敢撤退教材，以保持學術公平與尊嚴，後來我看科長如釋重擔的喜悅，也問心無愧，所以民國87年9月市政府只出版客語教材，而無閩南語教材，好朋友都笑我失去一個揚名立萬壟斷教育權的大好機會，筆者一笑置之，名利之爭絕不強求！
民國88年1月，馬英九選上台北市長，對我這個不務正業跑江湖的台語學者，仍備加禮遇，除了聘筆者做其「新台灣人基金會」台語辯論賽評審與顧問，更在民國88年5月底6月初，聘筆者在景美公訓中心，當六個早上的母語講座，教一些公務員台語，筆者受寵若驚，公訓中心鐘點費極豐厚，一早上六千元左右，而且中餐吃得很好，環境清幽，更是不在話下，我心中一驚，這麼優厚的條件恐怕覬覦者眾，果然不錯，次年就沒下文了。
民國90年元月尾，教育部大規模培訓母語種子老師，在各大教育大學開班授課，筆者乃跑江湖者，四處流浪並非文學博士科班者，在學院系統，當然不受邀請，那時候筆者研習台語已達13年之久，著作已超過八本，台語文學字作已達三十萬字，於是我大膽把著作寄給各承辦單位，要求授課權，後來有幸在國北師、國中師、豐原教師會三個地方順利講課，其中我最感動的是國北師的承辦人陳玉玲教授，對筆者著作極感興趣，把我的「課」排最多，一個禮拜共上了九個早上（或下午），我當時已年屆五十歲，怕體力不支當場昏倒，好在安然渡過，沒多久陳王玲教授 , 卻不幸乳癌過世，筆者痛哭再三，心想一個素不相識的人，如此信任我，我連說聲感謝都來不及，這是筆者一輩子最感心酸之事。
台語文在內外備受煎熬之下，老天爺在這個時候，出現網路這個玩藝，使台語文重現生機，由電腦來突破官方教封鎖。筆者兩年前，曾託人做台語網站，但對方獅子大開口，要價20萬，這時早有友人提醒，叫我自己做Blog即可，於是花了三個月時間做成一個網站，，把筆者十本出版書籍以及95張「部落格相片」一一展現後來又申網址www.gadang.com.tw。各位看倌如有興趣可予參考，順便也可看一些過去剪報和圖片……走筆至此，上禮拜（民國98.5.20）葉金川署長在日內瓦參加WHO，有留學生來嗆聲，葉回應「你不會講台語（算什麼愛台灣）」，筆者聽了，全身舒暢不已，這二十年的辛勞，頓時消失，金川兄是筆者當年同班異系同學，對健保成立、SARS，功勞極大，有次在候連團退休餐會上，同學阿娟曾誇葉體力極佳，登山時一馬當先，是個不可多得文武全才，想不到對台語文化也很看重,使筆者非常佩服.（作者係母校1974牙醫系畢，現執業台北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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